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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文在自家
的菜园子里种
植蔬菜

每天好几拨客人上门，李玉华有些应接不暇

朱之文在外演出时，与演员们合影

成名7年，“大衣哥”朱之文的风光与烦恼

“咣、咣、咣……”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正给鸡子喂食的李玉华颇
不耐烦。她下意识地戴上了墨镜，站在两扇木门的门缝里对来客们说：
“‘大衣哥’没在家，请回吧。”可是，她的话并没多少人听，“进去看看总可
以吧”。她一放手，人群一股脑儿地拥了进来。

自从7年前“大衣哥”朱之文走红后，朱家就变成了喧闹的中心，各种
小轿车来来去去，特别是不少短视频及网络直播的人，让朱家不知所措。
几乎所有来的人都会与他或他爱人李玉华合影，然后发到社交网络上。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村里及网上的闲言碎语也多了：“‘大衣哥’抛
弃糟糠之妻”、“‘大衣哥’出事被警察带走”、“商演年收入1600万”、“出
名后为什么村里人都讨厌他”、“儿子游手好闲，女儿贪吃胖到200
斤”……各种传言纷至沓来，给他及家庭带来了困扰。

朱之文，这个49岁的农民，早已习惯了艺人生活，频频参加商演、综
艺节目、公益活动等，获得无数人的追捧，完成了人生逆袭，也积累起不菲
的身价，正在走向人生的巅峰。“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以他
为焦点，周围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别样的故事。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山东菏泽

3月 26日，春光明媚，凉风习习。下
午2点多，午休后的李玉华和女儿朱雪梅
正在客厅里收拾杂物，一阵“咣、咣、咣”
的敲门声响了起来。用眼角扫了下监
控，朱雪梅喊了一声，“妈，有人来了”，然
后径直走进了里屋。李玉华随即应了一
声，“知道了”。

这是一处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单县郭
村镇朱楼村的普通农家小院。自从朱之
文走红后，朱家就变成了喧闹的中心，各
式各样的小轿车来来去去，尖锐的敲门
声、喊叫声此起彼伏。朱家的大门口安
放了一对气派、雄壮的石狮子，大门经常
紧闭，门上挂着一把坚实的大锁。

外人看来，似乎没人。即使这样，也阻
挡不了来客们的热情。“今天已经来了两三
拨了。”李玉华不耐烦地说，“前几年好点，这
两年来人更多了，平均每天四五拨人。过年
时候达到一二百人，来了就是拍拍拍。”

朱之文也显得很头疼。“本来在外面
东奔西跑，就够累了。回到家里想练练

歌，种种菜，浇浇花，喂喂鸡，唠唠嗑，结
果全被打乱了。”他说，每天来的人多了，
有要求合影的，有请他帮忙的，有谈合作
的，有邀他喝酒的，有拜他为师的。

一个来自安徽阜阳的五旬男子，来
两三次了，都没见到朱之文。他在村里
埋伏了眼线，听说朱之文回到家里，就连
夜乘火车过来。他要让朱之文听听他唱
的歌咋样，“你说行，我就唱下去，你说不
行，我就拉倒了”。朱之文只得耐心地一
遍遍地倾听，然后进行点评。

“其实我就是个农民，哪能当人家的
老师？”面对来客，多数时候，他都是热
情，有求必应，然而有些人的要求无法办
到，只得躲起来，“有时候感觉像个逃
犯”。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这时，又
进来了一群人，李玉华就说，“朱之文没
在家”。然而，不甘心的来客进了卧室看
见他后大发雷霆。

“有些时候身心疲惫，想过从前的日子，
种个地，养些鸡，打打工，但这不可能了。”

朱之文 1969年 11月出生于朱楼村，兄
弟姐妹七个，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妹
妹。由于家庭贫穷，他小学二年级就辍学
了。如今，他的大哥 66岁了，仍在南方工地
上打工。

“父母都是农民，人多，日子过得挺难
的。”朱之文二哥朱之房忆起往昔，一声长
叹。他说，父亲1980年去世时，朱之文才11
岁，他们和母亲相依为命，不知道怎么熬过
来的。

他说，朱之文个头高，能吃苦，在菏
泽、商丘、北京等很多地方的建筑工地上
打过工。别人一次能搬 20块砖，他一次能
搬 40块砖，反应很灵活。他记得有一次，
朱之文向楼上扔砖头，一连扔了两块，可

上面的工友只接住一块，幸亏他反应快，
一闪身没砸住。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但他从没
上过一天专业课，全靠自学，嗓门大，声
音亮，有磁性。”朱之房说，但弟弟唱歌并
不被人看好，纯属自娱自乐。“他在北京
打工时闲了会在桥洞下歌唱，人家给个
十块八块，都让他挺高兴。”他说，乡邻们
有了红白喜事时，也会邀请弟弟唱上几
首，给个三十五十块报酬，对他来说都是
莫大的鼓励。

直到2011年2月，那一场选秀的到来。
说来凑巧，山东电视台选秀类节目

《我是大明星》在济宁地区海选，朱之文从
工地回家时正巧看到了，第二天就去现场

报名。当时寒冷刺骨，他翻箱倒柜也没找
出一件好衣服，只得穿了件破旧的军大
衣。到了县城以后，发现春运期间路费涨
价了，兜里一共装了 100块钱的他最后还
是花了 40块钱赶到了济宁。那一年，他
42岁。

“我是 8号，前面的 7号选手唱跑调了，
下面的人喝倒彩，让我特别紧张。”朱之文
说，他走上台后双腿直哆嗦，强打精神开口
唱起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
长江东逝水》，土气的外表与雄浑的歌声形
成强大反差，轰动全场，人们纷纷站起来为
他鼓掌。

自此，“大衣哥”的称号也传扬开来。而
他个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

朱之文，突然火了。网友们铺天盖地
的关注，将他捧为中国“真正的农民歌
手”。2012年 1月 22日，这个没经过一天专
业训练的农民歌手，荣幸地登上央视春晚
的舞台，演唱了歌曲《我要回家》。20天的
排练，尽管只收获了 3000元酬劳，但给了他
更广泛的影响。

他迅速被众多综艺节目盯上，各种商业
演出纷至沓来，他也真正尝到了出名的甜
头，挖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朱楼村的村
民介绍，刚出名时和他一块出外演出，出场
费也就 5000块钱。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出
场费水涨船高，一场演出几万块钱很正常，
助理也更换了。

一些知情人透露，“大衣哥”很重视合
同，邀请商演，须先签合同，否则免谈。

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商演，朱之文常饿
着肚子，或者身体欠佳，三天两头奔波。演
出的曲目有老歌，如《滚滚长江东逝水》《谁
不说俺家乡好》等，也有创新的歌曲。

记者经走访了解到，“大衣哥”的档期排
得满满的。他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人生
的巅峰。

1月 1日，在石家庄商演；1月 2日，在山
东电视台录制《明星总动员》节目；1月4日，
在广东惠州商演；1月 7日，在山东曲阜商
演；1月9日，在河北平山县商演；1月10日在
济南商演……1月份，一共参加了 18场演

出，其中16场是商演。
进入3月以来，倒着往前排，3月26日在

郑州商演；3月25日在央视录制节目；3月22
日，在河北武安商演……

日益增多的商演、综艺节目等，让“大衣
哥”保持了很高的曝光率和很大的知名度，也
使得他在短短的 7年时间里，积累起了不菲
的身价。网络传言称他年收入高达 1600万
元，他对此回应称并没有那么高的收入。但
一年到底有多少收入，只有他最清楚。

朱之文说，一年中他有不少演出是公益
性质。他说：“钱多钱少，够花就行。”他自己
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买车，家里的开销
也不大，也习惯了，“没有多少花钱的门路”。

如今，朱之文是当之无愧的朱楼
村首富。不仅他不适应，身边的很多
人也不适应。

朱之文的二哥朱之房回想起从
前，家里穷，弟弟29岁才娶上媳妇，算
是大龄青年了。他说，弟媳妇李玉华
老家在菏泽成武县，结婚那天，朱之文
仅用一辆自行车跑了几十公里，将李
玉华带回了家，简单得连婚礼都没办，
现在想起来都遗憾。

在成名前，朱之文一直都很贫困，
住的房子都是老旧的土坯房，最困难
的时候是在婚后第二年的冬天，家里
仅剩一块五毛钱，就这样硬撑着过了
20多天，连盐都买不起。

李玉华也回忆，朱之文有牙病，老
是牙疼，但拿不出钱来治疗，只能含一
口凉水减轻一点疼痛，“最后还是我卖
了头发，换了140多块钱，才让他去买
药治牙。”

如今，对于朱家来说，那些缺钱

花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明
显的例证是，2012年春天，朱之房家
里盖房子，他向弟弟朱之文借钱，“弟
弟给我拿了10万块钱，一下子解决了
大问题。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的。”他说，“过了一两年，弟弟给我
说，不用还了。”

一个月前朱之文拿出两万块钱给
二哥朱之房，让他和姐姐、妹妹去陕西
旅游。

其实，在村里，朱之文觉得自己和
以前没什么两样，但在不少人眼里，他
被看成是有钱的大明星。于是，他又
多了一个烦恼，那就是，老有人惦记着
他腰包里的钱。

一个村民说，朱之文出名前有个
邻居实心实意地帮助过他们一家。对
方家里需要翻盖房子，他一下子拿出
了五六万块钱。这成了一个开端。不
少亲人及村民知道朱之文赚了大钱
了。“家里留存着不少欠条。”李玉华

说，在朱之文成名后，亲人及村里不少
人遇到困难都会找他借钱，不过往往
都是有借无还，“一些人还说他的钱都
花不完，谁还想着还他呀？”

有一个曾和“大衣哥”一块演出
过的同乡，在他出名后突然打电话，
张口借 20 万，被拒绝后两人断交
了。而亲人们三番五次借钱让他更
头疼，索性谁也不借了。这让他得
罪了不少人。

比如，他先后投入几十万块钱把
村里的路修了，换了变压器，安了健
身器材，但仍有人不领情，还将路口
刻有“之文路”的石碑给推倒了。一
些村民说他太抠门，成堆的礼品放坏
了也不舍得送人，还调侃要想大家叫
他好，就给每家买辆小轿车，再给一
万块钱油钱。

这些，“大衣哥”当然满足不了，结
果在两层楼房翻盖好不久，有人半夜
扔砖头把玻璃给砸了。

在朱楼村，在郭村镇，在单县，很
多人说朱之文变了，他确实变了，毕竟
有名了，有钱了。也有很多人说他没
变，依然住在农村，依然下地干活。“在
我们这儿，想见他很容易，因为他在老
家时经常骑着电动车来镇上赶集，你
见了他想和他聊一会，他也很乐意。”

也有不少人不理解，朱之文并不
缺钱，为什么一直住在农村？也有人
表示，他这样是为了保留“农民”招
牌。对此，朱之文回应称：“在农村生
活了一辈子，习惯了，比我优秀的人多
了，一没文化，二来年龄大了。朱楼村
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不管乡亲们喜欢
不喜欢我，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喜欢家
乡。不管走多远，我都不会离开家乡，
因为我的家和根在这里。”

自他成名后，他又将邻家的一处
农家院购置下来，在中间的土坯房里

开了一扇门。这样，一边是自家的院
落，一边是自家的菜园。而关于他的
各类传言，也不断地沸腾网络。“‘大衣
哥’抛弃糟糠之妻”、“儿子游手好闲，
女儿贪吃胖到 200斤”等，让他很苦
恼。他说，自己与妻子的感情很深厚，
也经得起考验，如今最让他放心不下
的是19岁的雪梅、17岁的小伟。

对此，朱之文称，自己一年到头在
外面，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对孩子的
管教越来越少了，“顾了外边，顾不上
家”。令他遗憾的是，一对儿女都是小
学毕业就辍学了。“说实话，把儿子放在
外面，我不放心，怕他学着抽烟、喝酒、
赌博，沾染上一些不良嗜好。等他再大
一些，我给他找个事，让他自己打拼。”
朱之文说，对于女儿，“女孩子嘛，爱吃
零食，平时运动少，容易发胖，我说过她
不少次，但她总是说知道了，知道了。”

如今，有不少人上门给朱雪梅提
亲。对此，朱之文有些放不开，也心存
警惕，“等女儿到了一定年龄再说”。
也有媒人热心地给朱小伟张罗对象。
前不久，当地一个女孩和朱小伟见面
后，互有好感。女孩给朱小伟打了一
通电话后称手机没钱了让给她充 50
块钱。结果还没充上，就被李玉华知
道了。她果断地制止了儿子和女孩的
进一步交往，“才见面就提钱，她图的
是你的人呢还是钱呢？”

对教育子女，朱之文有着自己的
感悟：幸福是等不来的，是用劳动，用
血汗换来的。可事实是，他的一对儿
女依然整天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手机
成了最好的陪伴。这让他很无奈。

对于未来，朱之文说，他没打算太
多，顺其自然，“我就是一个农民歌手，
我已经知足了。”

首富与被推倒的石碑

儿女辍学早媒人频登门

那一场改变命运的选秀

“没有多少花钱的门路”

农家院的门槛被挤破了


